
法不在衣•禪非坐臥 

 

    相傳六祖惠能大師，接受了五祖弘忍禪師的付法之後，被群僧追逐，要奪回

那件象徵祖位的袈裟，之後，六祖大師依五祖之囑:「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

此衣，命如懸絲。」便不再傳象徵性的「衣」。 

    現今的佛教寺院中，在各大法會舉行時，一般由住持或者是領有監院當家等

執事的人，著黃海清及紅祖衣，站在中間主法捻香，並開示教化領眾共修。不料

常住今年梁皇法會，家師有意試練弟子，點名幾位徒弟輪流主法，我也名列在冊，

但因出家未久，煩惱塵心俗氣未脫，心中惶恐無法堪任，輪到我體驗主法的那一

天，師父一早在法會還沒開始就來到大殿，或許是想看看這個小徒弟穿上大紅祖

衣，還會走路嗎？我在等待的位置坐好，看著年邁的師父拄著拐杖，一拐一拐地

走進大殿，心中無限感動，老人家將一生奉獻佛教，從十二歲當起小沙彌至今古

稀之年，身上只穿著平日那件補了又補的僧衣，平凡靜默的歲月，時刻在你身邊

卻忽焉前後。師父一走進大殿，共修的氛圍立刻精進起來，即便是老人家坐在最

邊角的椅子上，嘻笑碎語嘎然而止。 

     我忽然領會，一位有法儀有德行的大德，穿什麼，坐哪裡，並不影響所能給

予眾生的弘化，反觀我一個俗氣僧人，穿上象徵性的大紅祖衣，教化眾生之力依

然薄弱，正如同「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的形容一樣，「法」，

真的不在這件「衣」上啊！《淨名經》云:「一切法身，從真實生」。我們來修行

是為了什麼呢？總為證得一切真實清淨法身。修行若是脫離真實，著落在一切由

心幻想出來的功德、神通，就跟《六祖壇經》所說「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一般，追求這世間原本不存在的東西那般愚蠢。若是所造罪障仰望依賴給佛菩薩，

然後自己就沒有事了，或者是用鈔票買功德，那麼何須歷代祖師刻苦修行，從生

活環境的刻苦，盜賊難、政治法難、棒喝之下，頓拔超然而達證悟？因此，「法」

總不在言說，不建立於有形物質，自然也就不著落於文字之間。 

    家師總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出坡作物搬材運水的當下考驗弟子。寺裡的魚池

常被候鳥捉食，次數頻繁。 師父便要我們將魚池改作蓮花池，首先便要將魚移至

他處，池水放空刷洗，再於水池底部以磚石水泥搭一個盆型內置蓮花，所有一切

皆由自己動手，從早課後就開始出坡一直到大汗淋漓之後，暫休用早齋，之後繼

續出坡，一直到中午用齋，這樣的出坡量加上烈日 40 度 C，很難不起煩惱!出坡

時男女眾是一樣的，從住持到清眾，上下均力。每每就在我體力耗盡時，師父就

拄著拐杖從方丈寮出來「巡視」，然後說：「那邊怎麼還沒做？ 這個怎麼還沒弄？

動作這麼慢!」所有的弟子也不敢吭聲，繼續認真的做，他老人家就坐在一旁大石

頭上欣賞我們揮汗如雨，臉上身上的水，分不清是池水還是汗水的精彩！ 

    在許多禪宗祖師語錄之中，許多禪師開悟的機緣每個都不同，但自六祖大師

一花開五葉之後，禪宗經過了歷史的淬鍊洗禮，脫離繁重的經教義理儀式，活脫

脫的與生命生活融合，展現在生活的每一個當下，自然悟道的機緣就產生在日常



的點滴之間！我們在池底搬石頭攪水泥， 師父他老人家坐在岸邊，時不時的會冒

一句：作務的當下要把禪修的功夫用上，身在哪裡心在哪裡，觀照好自己的心！

這些突如其來的提點，都會醍醐灌頂一樣，讓我從身心煩躁，色身勞累中醒來，

對啊! 只有坐在禪堂雙腿一盤，眼觀鼻，鼻觀心，才叫做「禪」嗎? 或者是用一

些名目，安放在禪上面，「茶禪」「花禪、音樂禪、放鬆禪」，才叫禪嗎? 若是不能

於每個呼吸之間，安置己心，心心念念不被煩惱所亂，那麼無論是再花俏的假藉

禪名都是無用的。 

    這些又臭又髒的池底汙泥，非常難抓的魚，沉重的石頭，炎炎烈日，都是讓

我們起煩惱的最佳來源，那麼，此時的「法」在哪裡呢？若此時「法」已不在身

心之中，而是只能存於看似優雅的茶禪，只能存於莊嚴的殿堂之內，那麼這個「法」

對於全人類而言，堪比世間學問，或一只文書而已，又有什麼力量能帶領我們從

生死煩惱中解脫，從隨業流轉中自拔，從妄想顛倒中超然？ 

    當我的師父還是小和尚的時候，每天要把大殿及客堂灑掃乾淨，地板要擦的

光可鑑人，可就在他擦好的時候，他的師公總喜歡在口袋裡藏一把沙，邊走邊灑，

還一邊問，小和尚!地掃乾淨了沒有啊？等到小和尚回答掃乾淨了，一把捉住小和

尚的衣領，指著地上的沙，說！這是什麼！小和尚委屈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不

情不願的再去拿掃帚拖把，將地再掃一遍拖一遍，可是只要面露不悅，兩三天之

後，師公又會再來一次，後來小和尚終於明白，自己若是不被這個境界帶著跑， 

淨與穢皆是分別心的造作，以及對自己「光可鑑人」的執著放下，淨穢皆不起，

自在如如，才是真正的妙道，就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樣，很自然地又打掃了一

遍，師公便不會再玩這個把戲了，因為他整不到你，所以就不整了。 

    迷悟之間，從分別到不分別只需一念轉，一念頓斷當下即是！禪宗自馬祖道

一之後漸漸以公案或語言機鋒開示教化門人，在《景德傳燈錄》卷五記載了一則

有趣的公案，馬祖道一禪師住在衡嶽般若寺時，非常精進天天坐禪，一坐就是一

整天，懷讓和尚知是法器，問他坐禪是為了什麼? 回答:作佛!。讓和尚為了讓他

明白覺悟不一定是靠坐禪，便拿了一塊磚在他面前天天磨，咿嘎咿嘎的聲響吵的

馬祖道一心煩意亂，便問:磨磚作什麼? 讓和尚答:磨磚成鏡!。馬祖回答:磨磚豈

能成鏡？讓和尚反問道：磚既不能作鏡。坐禪如何成道？馬祖便問：那麼應當如

何才是？讓和尚向他開示：「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若執坐相

非達其理。」馬祖道一聽完之後如醍醐灌頂般醒悟。 

    許多人學禪，喜歡腿一盤眼一閉，沉浸於安樂愜意之中，或者是追尋某某名

師，當然一開始是需要借用這樣有規律的方式來體驗、練習，這也是佛陀所應允

的。不過深具中國特色的祖師禪，經由歷代祖師們凝鍊內化，所開展出的祖師禪

法更加快速的幫助學人頓斷妄想，融入生活中的每一刻，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才能

轉化習慣，轉化了習慣牽動生命因而轉化業力。假使離了蒲團，禪便無影無蹤;離

了經典、殿堂，法無可尋，所有習氣回到原點，那麼佛法對於我們的生命所產生

的影響，就還有很多進步空間。法與禪無差別，都是不在身外所能追尋，而是將

法內化融合所產生的身心轉變，這才具備弘法的力量。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順應民情而有了住持道場、百丈清規的營運模式，與印

度水邊林下雲遊，塚間住的修行方式大為不同，因此也形成了必須強調禪在日用

中的修行。僧人大部分的時間從個人靜坐冥思、各人吃各人飽，變成了出坡、照

顧道場、與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師兄弟共住相處、應對信徒、經懺法會、共修會

等的集體集中僧俗四眾的動態模式，所以為什麼自六祖大師以來的「即心即佛」

思想，變得至關重要，因為沒有時間遲疑拖拉，頓斷一切妄想分別，當下即是!這

也是「禪非坐臥、佛非定相」的最好驗證。黃蘗希運禪師為百丈禪師高足，在他

的《傳心法要》裡面提及:「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

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這裡黃蘗禪師指出，一般凡夫，大多覺得事

情很多做不完，這些雜七雜八的事跟修行沒關係，使我的心一直在紛動，不能寧

靜安住，最好都給別人去做，找一個閒暇安適的環境才讓我好修行，這就是心掉

落於事相上，被事情帶著跑了。不知道事情的當下是空寂的，心也是空寂的，一

切的障礙來自於妄想分別計較得失。以為排除了外在的障礙干擾，心就會安適下

來，殊不知外在障礙易除，內心亂麻難消。往往禪七舉行之時，禪堂內安靜的連

針落地也聽得見，但這時千萬的思緒蠢動波翻，無論是回憶過往或是計畫未來，

「心」這時忙得很啊!忙得忘記了自己，責怪外境擾心，忙得忘記將欲修行今正是

時！因此，若能回歸己心，斷除妄想與自性本空相應，即為禪宗所講的「達則遍

境是，不悟永乖疏」。 

 


